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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曲：谭  盾

演奏：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      
指挥：彭家鹏

西北组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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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民族管弦乐《西北组曲》是谭

盾根据他的舞剧《黄土地》的音乐

所创作。原始的舞剧音乐由香港舞

蹈团 1985 年委托作曲家创作，整个

舞剧于 1986 年首演。最初作曲家从

舞剧音乐中选出四段，命名为《西北

组曲》，并在全球的华人乐团中广

泛流传、演出，成为历史上民族管弦

乐曲中最为大众喜欢的作品之一。

作品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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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，作曲家在原作的基础上对作品再次进行了修改。

　　民族管弦乐《西北组曲》的音乐多以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音乐素

材为源，高亢、挺拔、自信中亦渗透着苦难的怆然。作者紧紧地捕捉着

这种气息，并以动人的旋律和生动的音色，刻画出那种爽直而深沉的

人情、苦难和欢乐。乐曲共分四段：“老天爷下甘雨”、“闹洞房”、“想

亲亲”、“石板腰鼓”。

　　创作时间：1985 年

　　首演时间：1986 年

　　首演乐团：香港中乐团

　　演奏过该作品的乐团：中央民族乐团、中国广播民族乐团、上海

民族乐团、台北国立国乐团、台北市立国乐团、香港中乐团、新加坡华

乐团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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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曲家简介

　　谭　盾　作曲家、指挥家，赢得过多项

当今世界最具影响的音乐大奖，其中包括格

莱美大奖、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、格文美

尔古典作曲大奖和德国巴赫奖，并被美国音

乐协会授予年度“最佳作曲家”称号 , 《纽约

时报》评其为“国际乐坛最重要的十位音乐

家之一”。中国文化部授予其“二十世纪经典

作曲家”的称号，被评为 2006 年影响世界的

十位华人之一。他的多媒体代表作品《地图》，

由马友友与波士顿交响乐团作世界首演，作

品手稿已被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世界作曲大师

手稿廊永久收藏并展出，他是第一位获此殊

荣的东方音乐家。他的歌剧《秦始皇》由世

界男高音巨星多明戈首演于纽约大都会歌剧

院。2008 年应邀创作中国奥运会徽标 LOGO 

音乐和颁奖音乐。他的钢琴协奏曲《火》由

郎朗及纽约爱乐乐团首演。2010 年，谭盾应

邀担任中国上海“世博会”全球文化大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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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《西北组曲》与
民族乐队的未来

谭　盾

　　由于日程安排的问题，获奖作品《西北组曲》作曲家谭盾未能参

加论坛，他准备的发言，以采访答问的形式整理如下。

“争论已无意义”，大型民族乐队已形成新的传统

　　张乐：谭老师，您创作的《西北组曲》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

艺术司、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的“‘新绎杯’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”

奖。但是，自彭修文先生建立“民族管弦乐团”这一形式至今，对待“民

　　注：采访者张乐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博士研究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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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音乐交响化”利弊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，您是怎样看待此问题的？ 

　　谭盾：民族乐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，但我个人认为，如今已经

没有必要争论这个问题。从十二位作曲家的得奖曲目来看，都是满优

秀的作品，这种优秀就证明了此形式存在的必要性。特别是改革开放

“新潮音乐”的兴起，我们很鲜明地发现它与电子音乐、网络音乐等

多种音乐形式结合起来是非常具有时代特点的。因此，我认为对待

民族音乐交响化的问题，更多是作曲家个性化写作的选择，而非形

式的存在。在“民族音乐交响化”的问题上，我有两点要着重说明一

下：它的存在已经形成一个根深蒂固、根深叶茂的新传统，进入了中

国民乐的教育体系，假设各高校的民乐系取消民乐队，那么其规模以

及民族音乐的普及是不完整的。其次，我认为科技在左右美学的形成，

不管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不论哪个时代，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

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大家在争论和反省民族音乐交响化的同时，也要

反省中国当代美学跟不上如今民族乐团的发展这一现实。 

　　张乐：您刚才所说已经对民乐教育的现状提出了很鲜明的观点，即：

肯定了这一形式存在的价值，但又从另一方面指出了美学教育的缺失。

　　谭盾：现在很多人在怀疑、否定彭修文先生他们这代人。其实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，他们建立民乐团就像建国一样，会追求

“大”和“响”，不可否认，出发点绝对是好的，但同时因为不可抗拒

的时代原因、资讯闭塞的限制因素，导致当时文化单一的输入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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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可以说，当时形成的“美学”是单一且缺乏学术营养的。从我多年

来自身的创作历程中深觉两面性、多面性的重要性，现在回过头来

看，我认为彭先生伟大极了！很崇拜他！同时也觉得这次得奖的十二

位作曲家虽然在写法和做法上各有千秋、各有路数、各有想法，但

是，他们不都是在这一形式上进行创作、创新吗！民族乐队为何能形

成自己的特点？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音乐艺术中不可缺少的部

分，它已经成功实践了当代音乐文化的教育化、群众化和普及化。不

管是柴科夫斯基、郭文景、王西麟还是我自己，我们的民族器乐交响

化都是个人的事情，而真正的论点并不是乐队编制存在与否，而是当

代音乐美学是否可以与创作接轨探讨。于是“以西为用、以东为本”，

还是“以东为用、以西为本”这都是落后的观点，因为从科学的角度

以及人类生活的层面来说，这个东西早已打破，既然打破了为何还要

一直争论？比如我们从来不去争论电视是西方还是东方的，我们只关

注谁拍的电视片和谁做的电视节目更加具有中、西方特点，因为电视

本来就是全人类的东西。因此，我觉得乐队和乐器也是这样，比如

谁可以说电子音乐是西方的？它也可以是东方的。就是因为我们总有

自我约束的各种条条框框，才会限制自我的发展，使得琵琶、二胡不

能输出，以至于民族音乐教育也不能输出，其实这对西方人来说不存

在任何意义。

　　张乐：您刚才所说，不论是哪位作曲家笔下的“民族交响化”问题

69-97.indd   73 2013-1-6   16:45:41



74

都是个人的问题，追根溯源却是理论探讨不够的忧虑。“鬼才”这个称号

是大家对您永不停息创新的总结，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？

　　谭盾：对于我来说，我的选择就是用无国界的音色做出有传统、

有出处的新音乐。其实不论我写什么都是“中国”的。举个简单的例

子 , 斯特拉文斯基、勋伯格他们在美国居住多年，但是到头来不论

他们创作何种体裁、题材的作品，最后都会归于俄国音乐创作的领域。

因此，如果当我离开人世时，我所有的作品肯定归于中华民族音乐这

一宽泛领域中，因此，对于自己的创作和选择是自由且无限制的。如

今天天大谈创作“自由”，其实这个自由有两层含义，其一是社会环

境给予的自由度，其二是自己定义的自由空间。我觉得中国的环境自

由、创作环境的自由在逐渐打开，但是还是非常不够的，在这种环境

下就不要“自上枷锁”了。其实作曲家是孤独的，这是因为音乐学界

存在很大的悲哀，是因为他们永远在用过去的现象、事件、倾向去

评判即将或者未来发生的事情，而作曲家和文学家，他们评判的标

准却是用未来的尺度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国的作曲家很寂寞，

特别是我，很少有音乐学家可以理解我、支持我，因为他们没有用

未来的眼光看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我却一直用未来的眼光来看现

在的东西。我曾多次呼吁，新的美学建立可以从文学那里得到影响，

然后反馈到音乐领域来从而得到一个更宽阔的天地，但可惜这个现

象音乐界始终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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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由”，天马行空任己行

　　张乐：您说创作需要“自由”，那您“自由”的勇气最初来自于哪？您

是怎样保持自身创作的自由？

　　谭盾：我觉得是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告诉了我什么是

真正的自由。因为苏联对待艺术形态的思维态度，使得两人与 20 世

纪所有的音乐大师相比，是最没有创作环境自由的作曲家，而在这种

处境下就需要内心对待自由的强大控制力。20 世纪虽说过去了，但是

他们的创新并没有被苏联垄断的艺术形态和非自由的艺术空间给束

缚，仍旧把自己的音乐放在自由、梦想的空间。反过来说，法国应该

是创作空间最为自由的国家之一，但是他们仍旧接受不了德彪西反传

统的做法，好在今天的历史已经承认了他，谁又能否定德彪西对待法

国曾经辉煌的历史所做出的贡献？“乐器的组合、声音的组合”对于

我来说是完全自由的。在创作中我就像一位画家，其实音色和颜色

是一回事，当代的画家已经在颜色方面完全开放了，不论是丙烯还是

油画、不论是墨汁还是水粉都没有了顾忌，材料、颜料已经完全国

际化了，那么我的音色为何不能如此？所以说，我对于“音色”的需

要选择从来没有过限制，这也是为何常常把中西方的乐器放在一起的

原因。

　　很多人都在议论我对“新乐器”的开发和使用，其实对于我来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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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是内心的想象，当所有的乐器都找不到内心需要的声音时，寻找

新突破便是唯一出路，我想历史上所有乐器的使用和发展，跟作曲

家的想象力有关，这种推动乐器发展的行为是应该鼓励的。也许我

对创作的自由造就了别人的“话柄”，有人常常在表扬我的同时也在

贬低我，他们认为我是“写最多打击乐而不是打击乐的人，太多的水

乐、纸乐、陶乐，但是缺乏定音鼓、马林巴等传统乐器的作品”。于是，

最近创作了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打击乐协奏曲《大自然的眼泪》，第一

乐章是定音鼓独奏、第二乐章是马林巴独奏、第三乐章为综合打击

乐独奏。这样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，问题不在于我用什么新乐器，

就算全部使用西方传统打击乐器，因为与众不同的演奏技法也可以

耳目一新，创作真正的自由是“音乐不在于器，而在于意”。这就是我

的创作中自由的体现。

　　张乐：“人声”的运用在您一系列作品中都有所涉及，您似乎特别

偏爱此形式的运用？

　　谭盾：这个问题，国外的媒体也有问及是否用声音来表达色彩。

其实这既有传统的影响，又是对于音色的追求。众所周知，湖南是

中国古代“楚文化”的发源地，不论民间婚嫁音乐、祭祀音乐、道场

音乐等大多吹拉弹唱都是一个人。除此之外，从小对花鼓戏、湘剧

等都有极大兴趣的我，发现不论在活动还是戏剧中，“人声”都是不

可忽视的元素。对于“音色”音响的无限追求也是我使用“人声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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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原因，当乐器的表现力达不到内心的期望值，也许人声便变成了

最好的表达，这和“新乐器”的开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我从来没有

觉得这有任何问题。

逼迫感下的深刻反思

　　张乐：您这次获奖的《西北组曲》虽说运用很多在当时看来很非常

规的手段，但是听来却是一部体现中国人品质的交响作品，来自湖南的

您怎样做到为西北题材的舞剧配乐，而完成如此成功？

　　谭盾：当时香港舞蹈团的委约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

一是解决了很大程度上的生存问题，二是通过这部作品完成了对民

族音乐创作的初步思考。还记得当时创作《西北组曲》的时候，正值

我初到美国留学之际，作为一名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穷学生，留学生活

的逼迫感让我在创作中把自身的感觉，延伸到民族的情感之中，所

以《西北组曲》的构思是从一个非常个人的角度出发，来抒写一个民

族的生命，这样的作品怎能不充满民族感呢？其实你仔细分析不难看

出，这四个乐章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成长状况，第一个乐章的生存逼

迫感，第二乐章狂欢的洞房之夜，这是一种在生存感之间体验到了

繁殖、繁衍的快乐。第三乐章的“想亲亲”不仅是男女之情，同样

可以放大到国家情感的爆发，我定义它是一个宽阔的情怀。第四乐章

“石板腰鼓”则是接近于狂野的剧烈动态，是生存力与自信力的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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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这四个乐章想象成为一个“人”的成长轨迹，如果把个人的个性、

人性演化为国家的、民族的共性便可以引起共鸣。其实这些素材都

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，如果我们能把生活当成音乐的镜子，一切的难

题都解决了，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敢，他们经常对作曲家创作的民乐作

品有异议 ：为何弦乐器要弹？管乐器为何要拉？其实这都是作曲家的

一种表达形式，至于好坏那是“意”和“术”的问题，我觉得意念和

技术平衡是判断的问题。当个人脑子里的音色、颜色、节奏、旋律

演化成一种人物化、视像化的舞台感觉时，作品表现的情感表达就会

非常人性化。

　　张乐：《西北组曲》可以说既是您个人对传统音乐元素极强掌握能

力的体现，又是您个人风格的显露，您能从和声、配器的角度谈一下，

是怎样通过这部作品完成自身对民族管弦乐作品写作思考突破的吗？您

认为《西北组曲》所折射出来的美学观是什么？

　　谭盾：《西北组曲》从和声、配器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交响性

的作品，这不是贬义词，不要简单划分为西方交响乐的专业名词。我

说的这个“交响”是从古典到浪漫的过程，如果从美学、声学、意念

学等角度来看，“交响”是分“内”“外”两层含义。从“外”来看运

用了宏大且错综复杂的配器方式，而从“内”的角度来说，则又是复

杂内心流露情感的表达方式。《西北组曲》的第三乐章配器在弦乐和

声的用法上非常前卫大胆，但是效果又简单明了。这需要我们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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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作品的“韵”，我喜欢说“化”，写民族管弦乐作品就要熟知民族

乐器的特性，为何很多弹钢琴的人写不好“小提琴化”的作品？小提

琴家写不了“钢琴化”的作品？就是缺少“化”的把握。这是一件既

灵气又韵味的情感传送，所以说写民族乐队或者说为民族乐队写作，

一定要“民族乐队化”，这要求作曲家、指挥家在速度、揉颤等基本

的美学里面要找到“韵化”“个人化”“民族器乐化”的传统。

　　曾经有人问过《西北组曲》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思考是从哪里来的？

其实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。就像最棒的爵士

音乐家都是最棒的即兴音乐家，不论从呈示、发展到再现，还是从

动机的发展到完满的结束，得到的道理和规律是贴切和自然的体现，

那是一个大型的理论体系。我写《西北组曲》时并没有理论，写完

后发现理论自然产生了。我们这代人都是在不知不觉地玩音乐，玩完

了以后发现中国民族乐队的历史就形成崭新的一页，也是从“后彭修

文”时期所看到的可喜现象，我预料“后起之秀”80 后、90 后、00

后这一代“新生军”会像我们一样，在玩的基础上、在音色即兴的基

础上、在结构即兴的基础上会产生自己的灵感，他们比我们更加幸运，

他们比彭修文更加幸运。对待《西北组曲》我个人一直有种很奇怪的

感觉，就是这个作品并没有久远的感觉，也许这是作品中蕴含着人性

中最直接、最感官的逻辑思维表达的缘故。它是一种崭新的民族乐

队的形式，并不是彭修文式的交响性，而是把交响性民乐化了！我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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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，民族乐队必须要存在，而且也必然会存在，因为它在未来的民

族音乐和世界音乐中，将无疑对新的创作体系、新的教育体系和新的

文化普及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……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要非常

个性化，而不是移植西方浪漫主义交响乐的所谓“交响化”。从而让

民族乐队在新一代的作曲家们的实践中，多出更加多元化、个性化、

民族化创新的佳作，让大型民族乐队成为新的传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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